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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易卜生创作的第一部戏剧《凯蒂琳》讲述了古罗马贵族政治家凯蒂琳的反叛及

灶神庙女尼弗瑞亚对他复仇的故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为理解这部作品及其主角凯蒂琳

的形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剧中凯蒂琳遇到两对矛盾：第一，在事业上做英雄还是做普

通人；第二，在爱情上追随妻子阿瑞丽亚还是追随灶神庙女尼弗瑞亚。这两对矛盾实质上

就是凯蒂琳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也必然影响他在一系列问题

上的伦理选择，包括当情人还是丈夫、当英雄还是普通人、当烈士还是逃兵、当俘虏还是

罪人、进天堂还是地狱等。作品中主要存在两条伦理线，一是政治伦理线，二是爱情伦理线，

这两条伦理线因弗瑞亚的复仇而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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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琳》（Catiline, 1849）是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
1906）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它取材于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历史。据历史记载，当时罗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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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完全丧失过去的民主精神，元老院贵族争权夺利、贪污腐化，少数贵族元老独揽大

权，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也尖锐化。时为罗马重要军事统帅的鲁侠斯·S·凯蒂琳（Lucius S. 
Catilina，英语为 Catiline，108-62 B.C.）因多次竞选执政官失败，于公元前 62 年起兵反叛

罗马元老院，结果全军覆没。凯蒂琳被正统史学家描写成“淫棍”、“歹徒”、“坏蛋”、

“野心家”（克里斯普斯 1-92, 156-171）。易卜生不同意正统历史学家的观点，想为这位

古罗马“叛贼”的悲惨遭遇鸣不平（396），因而创作了这部无韵诗体三幕剧。易卜生后

于 1874 年修订了该剧本，但该剧的初版和修订版都不成功，因而被各国学者普遍忽视。

该剧中译本于 1986 年才出版，中国读者对该剧也比较陌生，对其评介很少。虽然《凯蒂琳》

“是羽毛未丰的戏剧家的第一次试飞”且不成功（克勒曼 36），然而易卜生在该剧中播

撒的种子却是不容忽视的，它孕育着易卜生后来戏剧创作的许多特性，因此该剧仍有研究

的价值。

凯蒂琳由恶棍变为英雄，其性格具有强烈反差。其性格何以如此复杂多变？其性格与

命运及剧情的发展关系如何？这些疑问可通过分析凯蒂琳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给予解释。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Sphinx factors）的存在。斯

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和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两部分组成，兽性因

子即动物的本能，是恶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源，而人性因子即理性或伦理意识则是善的思想

和行为的根源。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不仅构成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而且还影响人物的伦理选择（ethical choice）并决定人物的命运。斯芬克斯因子能够从生

物性和理性两个方面说明人的基本特点，即人无完人（聂珍钊 38-39）。剧中凯蒂琳身上

斯芬克斯因子的组合与变化，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其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

构成不同，因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影响他做出不同的伦理选择，从而决定他的命运。

幽会时的伦理选择：当情人还是做丈夫？

凯蒂琳在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前，其行为明显受兽性因子主宰，选择当淫棍，纵欲作恶。

在戏剧开头，凯蒂琳在小山丘发表的一段独白，就暴露出其内心的矛盾，而这内心矛

盾就是其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之间的冲突。凯蒂琳说：“心灵深处的声音在催促我前进

——我决定听从它的召唤。我有勇气，也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求远比目前更为高尚百倍的

生活——目前，这不过是一串无节制的放荡——！”（13）①他心灵深处的声音就是为了

正义的目标干一番惊天动地、青史留名的英雄伟业，或者说当一个英雄。这是他的人性因

子的表现，是他理性的要求。然而，他又说：“我青年时期的梦想全都哪里去了？它们已

像盛夏飞驰的云彩一样飘散，除了悔恨、悲愁，什么也没留下”；“只要严酷的现实发出

一点声响，它们便立即向心灵幽深处隐藏”（13-14）。这表明凯蒂琳的人性因子处于被兽

性因子压制的状态，偶尔浮出水面，但很快又被淹没。他的行为“不过是一串无节制的放荡”，

听命于兽性因子。

他刚刚发表了一通自白对自己进行诘责，就不顾亵渎神灵的禁忌，偷偷进入神圣的灶

神庙与女尼弗瑞亚（Fulvia）幽会，仅仅是因为“我喜欢换换口味”，仅仅是想尝尝“这

禁果——是何滋味”（23）。从他的两个理由看，凯蒂琳是在不断地换口味，“无穷无尽

——在情欲中讨生活”（14），到处寻花问柳，毫无顾忌，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可见，凯蒂琳到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前，他的思想和行为基本上被兽性因子控制。由

于缺乏理性，也就没有了禁忌和善恶观念，因而他选择当淫棍而不做英雄，选择玩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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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而不钟爱妻子，选择通过行贿竞选执政官。即使他身上的人性因子偶尔觉醒，但很快

又昏睡过去。正是他在兽性因子支配下纵欲作恶，为他后来失败和毁灭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凯蒂琳到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拉开了剧情冲突的序幕。凯蒂琳万万没有想到，他这

次幽会的灶神庙女尼弗瑞亚，竟是他年青时强奸致死的西尔维亚（Silvia）的姐姐。弗瑞亚

顶替西尔维亚成为灶神庙女尼，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因此弗瑞亚对凯蒂琳怀有双重的仇恨。

弗瑞亚并不认识仇人凯蒂琳，但一直在寻找他以报仇雪恨，没想到他竟找上门来。

凯蒂琳被灶神庙女尼弗瑞亚的美貌吸引，潜入神圣的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本想和她

调情，甚至有可能强奸她。但弗瑞亚对灶神庙生活的抱怨和对罗马黑暗政治的抨击激起了

凯蒂琳的强烈共鸣，也激活了他身上的人性因子。因此，他心中的善得以放大，恶得以收缩，

对弗瑞亚不仅没有无礼之举，相反却对她充满尊重。这时，凯蒂琳的人性因子激活后做出

了一个重要选择，即选择当弗瑞亚的情人，而不是当她的玩弄者或强暴者。

弗瑞亚也被凯蒂琳无法无天的大胆行为所震撼，对他谴责罗马的言辞产生同感，同时

被他英俊的外表吸引，因此对凯蒂琳产生了深深的爱慕和信赖。不过，她此时还不知道这

位鲁侠斯就是害死她妹妹西尔维亚的凶手凯蒂琳。弗瑞亚先是提出要凯蒂琳带她私奔：“让

我们离开这里，逃到遥远的远方去，另寻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祖国”（26）。这不仅意味

着她要同凯蒂琳一起离开罗马，还意味着她要与凯蒂琳结婚，做他的妻子。然而凯蒂琳已

经有一位心爱的妻子，而且他还怀有在罗马成就一番英雄伟业的梦想：“为了从这混乱中

拯救罗马的自由，为了使它消失的光彩再一次重现，将决不吝惜，像刻尔夏斯一样，把自

己抛进深渊——”（27）。因此凯蒂琳拒绝了她的私奔要求。这一拒绝是他在爱情问题和

事业问题上做出的一个重大选择，即选择当弗瑞亚的情人而不做她的丈夫，选择留在罗马

战斗当一个英雄，而不是离开罗马当一个普通人。他的选择是在人性因子影响下做出的，

是他的理性选择。

然而，在弗瑞亚的美色面前，凯蒂琳的兽性因子仍然处于活跃状态，他的人性因子的

力量仍是有限的，理智还不是很清醒。当弗瑞亚因众女尼即将到来而劝他离开时，凯蒂琳

恋恋不舍地说：“我走；不过，一会一定还得回来，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我离不开你身边”

（27-28）。这种神奇的力量实际上就是他身上的兽性因子。弗瑞亚看出凯蒂琳已经迷上她了，

既然他不想将她从灶神庙拯救出来并同她结婚，那就利用他来现实自己的愿望。于是她要

凯蒂琳发誓替她报仇，“我要你发誓把我的仇敌看作是你自己的不共戴天的仇敌。行吗？

我的鲁侠斯？”（28）而凯蒂琳竟然不问清她的仇敌是谁，是什么仇，就发誓要替她报仇，

“我发誓：我将像一个魔鬼，直追他到天涯海角！”（28-29）等他发完誓后，才想起问弗

瑞亚仇敌是谁，结果发现仇敌就是凯蒂琳自己，因为是他强奸了弗瑞亚的妹妹导致她投河

自杀。弗瑞亚发现这个令她心动的男人竟是她寻找多年的仇人，强烈爱情立即化为满腔仇

恨。她说：“报复之神显然已听见了我的祷告——现在你已经发誓要对自己报仇！你活该

倒霉，凶残的恶人！你活该！”（30）于是，弗瑞亚由一位红颜知己变成一位复仇女神，

凯蒂琳成了她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久经沙场的名将和情场老手凯蒂琳大

为惊恐，他说：“啊，这太可怕了！”（30）他脸色铁青，冲出了灶神庙，不小心扑灭了

灶神庙中的圣灯。守护圣灯的弗瑞亚受到牵连，要被活埋处死，更加深了她的仇恨。因此，

由于凯蒂琳以前的恶行，他的这次选择以失败而告终：他选择当弗瑞亚的情人，却变成弗

瑞亚的敌人。

自凯蒂琳在灶神庙与弗瑞亚幽会起，他开始遇到两对矛盾，面临着两大伦理选择：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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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业上做英雄还是做普通人。第二，在爱情上追随自己的妻子阿瑞丽亚（Aurelia）还是

追随灶神庙女尼弗瑞亚。这两对矛盾实质上就是凯蒂琳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的矛盾，

而矛盾斗争的结果也必然影响他在这两大问题上的伦理选择。灶神庙的幽会对剧情的发展

和凯蒂琳的命运都具有重要影响，它不仅使该剧两大矛盾从此交织在一起，而且凯蒂琳在

这两对矛盾上做出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影响着他的命运，并决定剧情的发展。

归家后的伦理选择：当英雄还是做普通人？

凯蒂琳在灶神庙中的经历使他异常震惊，回到家后仍然心有余悸。他说：“这也许正

是一个预兆，——或一个警告，告诉我现在正等着我的是什么命运。那么说，我现在是已

经对我自己发誓了，我将不惜以流血的报复来抵偿我过去的罪行”（33）。可以说，这次

幽会使凯蒂琳身上的兽性因子得到约束，人性因子大大强化并终于取得主宰地位。他终于

认识到他的恶行最终要遭到报应，因而不能再继续行恶了，尤其不能再贪恋和玩弄女色。

此时，凯蒂琳的性格发生了重大转折，善恶意识大大加强，理性意志变成了主要力量。

凯蒂琳开始正视自己的困境和使命，变得理智起来：“更伟大的工作也等着我全力进行。

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也对我发出了紧急呼吁；对那件事我必须即时进行周密的思考”（33）。

他所说的“更伟大的工作”和“那件事”就是他正在密谋的反罗马起义，就是他想成就的

英雄伟业。这表明，他的理性已经战胜了原欲，人性因子控制了兽性因子。

凯蒂琳的政治处境糟糕却理想宏伟，他要重振罗马的辉煌决非易事，这意味着流血和

战争。他虽然已经在谋划一场战争，但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是坚守理想还是放弃理想？

是做英雄还是做普通人？他陷入了伦理困惑之中。

他的妻子阿瑞丽亚提出了一种选择，要他放弃理想，夫妻一起逃离罗马，隐住乡野过

普通人生活。阿瑞丽亚提出这种选择，既然出于对丈夫的爱怜、对丈夫处境的同情和担忧，

也出于对丈夫“无节制的放荡”（13）的不满以及对自己幸福的保护。但是，凯蒂琳同样

表示拒绝：“你要我抛撇下这片土地——到别处去？你要我放弃我一生最大的梦想？落水

的人，虽然被救的希望已渺茫，也仍会不顾一切死死抓住破碎的船板不放”（37）。他不

愿放弃理想，要斗争，想做英雄。在妻子对隐居生活做了一番动人的描述后，他有些动心，

勉强答应了妻子的请求。但他心里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希望“哪怕只有一分钟，

像一颗流星闪烁一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希望“通过一件光辉的业绩，我能够使凯蒂琳

的名字永垂不朽”（53）。

他的不满罗马现状、企图谋反的贵族朋友兰吐勒斯等也给他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

由凯蒂琳领导他们起兵反叛罗马，推翻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权。兰吐勒斯和塞西加斯于当

晚来到凯蒂琳的住宅，拜请他出任叛军领袖。这正是凯蒂琳向往的道路，不过，他决不愿

与这邦乱国谋私、贪图享乐的酒肉朋友同流合污。他们谋反的动机不纯，他们不是为挽救

和重振罗马，而是为了“对个人伟大前途的向往”和“享受一切人间欢乐的地位”（48）。

他们起事绝对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也不会有好结果，那只会将罗马带入到更加黑暗的悲惨

境地。如果他参加他们的行动，那就是选择当乱臣贼子而不是英雄。另外，他还在迟疑和

犹豫中，不愿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行动计划。因此，凯蒂琳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还“伪

装”得一本正经地说：“我岂能甘心做国家的叛徒，挑起一场内战——用罗马人的血玷污

我的双手？不成！我决不能这样！”（45）他宣称要和妻子当晚永远离开罗马，远走高卢

过宁静的农夫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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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做英雄还是做普通人，现在对凯蒂琳来说，就是要留在罗马领导一场军事政变还

是与妻子一起逃离罗马，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凯蒂琳在政治上竞选执政官失败并在元老

院遭到西塞罗的公开斥责，他虽在密谋推翻罗马政府以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条件和时机却

不成熟。兰吐勒斯等人请他领导叛乱，但他们叛乱目的与他的政治理想相悖，他已经断然

拒绝。他纵然壮志凌云，却走途无路。因此他若留在罗马，除了继续苦苦等待起事时机外，

别无他计。凯蒂琳在罗马不仅官场上失意，在情场上也遭受打击：弗瑞亚又反目成仇成为

他的复仇女神。因此罗马成了他的失败之地、痛苦之地。但是罗马也是他的希望之地、成

功之地，只要他留在罗马，他就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如果答应妻子离开罗马过隐居生活，

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普通人，做英雄的梦就彻底破灭了。在做英雄还是普通人、成功还是失败、

生还是死的人生十字路口，他认为应该想清楚再行动。于是当兰吐勒斯和塞西加斯离开后，

凯蒂琳又将妻子打发去休息，然后一个人在月光下思考当晚与妻子逃离罗马去高卢隐居的

做法是否值得的问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抉择，关系到他一生的梦想与前途。

从凯蒂琳当时的处境看，他这时在家中的所作所想，都显得很理智，善恶观很明确。

这时他对妻子温和而尊重，对普通士兵也极为仁慈，相反对那些谋私不轨的朋友的不法图

谋却义正辞严地加以拒绝。他认为在去与留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认真权衡。这些都是较明智

而人性的作法，思想和行为体现为善，是人性因子发生作用的结果。

但是，他还未来得及想清楚，他的思维就被弗瑞亚打断，并受到弗瑞亚的操纵和影响。

这时从坟墓里逃出来的弗瑞亚来到凯蒂琳家，凯蒂琳十分惊恐，以为是弗瑞亚的鬼魂来复

仇。弗瑞亚谎称说：“仇恨到了坟墓里便会消散”。凯蒂琳对她的畏惧和防备之心顿时消

除。弗瑞亚还谎称她知道凯蒂琳的命运，并说要永远追随凯蒂琳：“但我却知道你的命运。

我是你的影子，——离奇的、神秘的纽带，已把我们捆绑在一起”（55）。不知何去何从

而迫切想知道自己命运的凯蒂琳立即被她的话打动，还被她的美色所吸引。他的兽性因子

的力量开始增强，人性因子的力量开始减弱，竟没有看出弗瑞亚的复仇意图和阴险计谋。

在凯蒂琳的心中，弗瑞亚很快由复仇女神转变为命运女神。

弗瑞亚在打消凯蒂琳的警惕并取得信任后，开始煽动和引诱他去追求心中的理想，实

施起义计划，当一名英雄，甚至去夺取皇帝宝座。她对凯蒂琳说：“那你为什么天生具有

英雄气概？”“你现在是站在生活的三岔路口：那边，一条无聊的无所作为的路在等着你

——那里有一种介于睡眠和死亡之间的半生半死的生活——可是另一个方向你却可以在你

的前面，看到一个皇帝的宝座”（57-58）。凯蒂琳很快就被打动了：“啊，你触动了在我

心灵最深处颤动着的那根琴弦。你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正是日日夜夜我的心灵一直在向我低

诉使我难忘的心事”（59）。他热血沸腾，决定不逃离罗马，而是留下来战斗：“我决不走了！

你的话重新复活了我幼年时的热情生活、我成年后的成熟的梦想”（60）。在这激动时刻，

他脑中突然闪现“复仇女神”的想法，但此时他已经完全被她吸引了，复仇女神似乎又变

成他的爱神。他说：“啊，可爱的复仇女神——你是我的影子——我的心灵的真实化身”。

于是他与弗瑞亚握手宣誓，保证立即采取反叛罗马的军事行动：“这里是我的手，我向你

做出万世不变的保证”。这一握手，使他更加智昏心迷。他说：“啊，你的触摸，像一道

火的河流穿遍了我全身的血管！”“我的两眼越来越呆滞”（61）。他身上的兽性因子进

一步膨胀，理想被唤醒，但野心也被激活；他的勇气被激发出来，但情欲和权力欲也被激

发出来；相反他的理性却几乎被淹没。

凯蒂琳的宣誓是他做出的一个最重大的抉择，即他决定放弃过普通人的隐居生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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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做一个惊天动地的英雄，甚至要当罗马皇帝。他决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全力为他的政

治理想奋斗，做出一番青史留名的伟业。他说：“我的额头发烫……它宣告我为追求伟大、

追求王权、追求永垂不朽的名声而进行的战斗已大获全胜”（62）。凯蒂琳的确头脑发热，

理智昏迷，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中了弗瑞亚的圈套，没有认识到是她在实施其复仇计划。

于是凯蒂琳来到反叛者集聚的一家酒馆，宣布自己愿意领导反罗马的军事行动，以重

振罗马，以让罗马人民获得“自由和幸福”。但是，叛乱贵族要的却是“权力和财富”，

这与凯蒂琳的意图相悖。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凯蒂琳的理性还没有迷失，他斥责说：“你

们这些下流坯子！你们究竟是不是你们的古代祖先的子孙？”（71）对此兰吐勒斯喊道：“啊，

打倒他！”（71）许多人拔出匕首向他冲来，凯蒂琳却从容地拉开自己的上衣敞开胸膛，

此举吓退了那些持匕首的人。他于是慷慨陈辞，终于说服众人发誓为“重振古老的罗马”

这一伟大目标贡献自己的生命并服从他的领导。凯蒂琳正气凛然、临危不惧、沉着勇敢，

其表现的确像一位英雄，因此赢得众反叛者的拥戴。凯蒂琳加入并领导反罗马的军事行动，

改变了这次事变的性质，使“叛乱”变为“起义”，这是他人性因子作用的结果。

凯蒂琳留在罗马发动起义的选择使他走上了英雄之路。但这是在兽性因子占主导地位

和理智昏迷的情况下做出的，他没有考虑起义的条件和时机，更没有认清弗瑞亚的险恶动

机，因此他选择的是一条失败之路、毁灭之路、不归之路，他的这一选择是非理性的。

战场上的伦理选择：当烈士 /俘虏还是罪人 /逃兵？

凯蒂琳选择留在罗马发动起义，以实现英雄梦想，因此同时陷入两个战场：一个是罗

马政府军镇压他起义的军事战场，一个是弗瑞亚向他复仇的情感战场。两个战场重叠在一

起，其目标都是置凯蒂琳于死地。凯蒂琳若要实现理想，就必须在这两个战场上获胜。可

是他在这两上战场上都遭到失败，最后以死告终。

1、军事战场上的伦理选择：当烈士还是做逃兵？

凯蒂琳虽然成为起义领袖，但他无力消除像兰吐勒斯等人的私心和叛卖行为，这为起

义失败埋下祸根。但起义的最大祸患来自弗瑞亚的暗算。当凯蒂琳发动了反罗马的起义后，

她暗中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起义的勾当。首先她利用凯蒂琳的养子库瑞亚斯对她的疯狂爱恋

让他去向元老院告密，“这样使叛卖和谋杀一次完成 !”（82）然后她又扮成幽灵向凯蒂

琳的盟友、高卢使臣发出警告，说：“你们是自取灭亡！”“你们的人民只会遭殃！”“一

切追随凯蒂琳的人都决不会有好下场！”（86）吓得高卢使臣撕毁了与凯蒂琳的盟约。由

于凯蒂琳的军事行动及其计划被泄露，由于他的军事同盟被拆散，凯蒂琳的败局已定，命

运已决。

因此凯蒂琳这时面临着当烈士战死还是当逃兵偷生的选择。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凯蒂

琳的人性因子反而得到激发，决心更加坚定，勇气更加雄壮，他的英雄气概和善行也表现

得更加充分。他做了关于自己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毫不犹豫地选择当烈士。

他领导的起义军驻扎在离罗马城不远的荒野中，夜空中出现一个古代帝王的鬼影向他

发出警告：“你将毁灭于你自己所进行的事业，但杀害你的凶手，对你实际上是个陌生人”

（99）。凯蒂琳没有被吓退，他说：“他们威胁着我，我现在应该停止行动吗？我是否应

该马上回头？不能。我要硬着头皮，毫不犹豫地干下去”（100）。这话表明他对生与死、

战与逃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即战死沙场。他的养子、向元老院告密的库瑞亚斯来到他身

边忏悔并要他赶快逃走：“快逃吧，如果还有可能，一刻也不能再停留！敌人的军队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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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大路上向这里前进；你的营帐将全被包围”，并请求凯蒂琳处置他，“啊，用匕首

刺死我吧”（101）。但凯蒂琳没有逃走，也没有杀他，相反却出人异料地仁慈，对他说

“我完全宽恕你”（103）。接着兰吐勒斯雇了两名斗士来刺杀凯蒂琳，想夺取起义大军

的最高领导权，没想到却被凯蒂琳捉住。但凯蒂琳也没有处决兰吐勒斯，而是告诉他作战

计划已全被泄漏给敌人，兰吐勒斯吓得浑身发抖；他让兰吐勒斯逃命，而自己则坚持冒死

领导作战，他坚定地说“我知道如何死去”（109）。敌军的到来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恐惧，

相反却激起他昂扬的斗志：“啊，这兵刃声多么悦耳！那盾牌彼此碰击的声音真令人开心！

清算的时刻快到了——这正是解除一切疑虑的伟大时刻。我欢迎你的来到！”（109）他

还表现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那咱们就出发吧！通过死亡咱们将能获得光芒四射的

不朽的永生！”（111）可见凯蒂琳真不愧为一名英雄。

然而，凯蒂琳走的是一条失败之路，他纵有回天之力，也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但在

战争的关键时刻，他选择当烈士，视死如归，这对想当英雄的凯蒂琳来说却是必然的选择。

他在战场上表现如此英勇，大义凛然，虽然失败了，但虽败犹荣，仍然是一条英雄好汉。

2、情感战场上的伦理选择：当俘虏还是做罪人？

凯蒂琳与罗马政府军交战的军事战场，实际上也是弗瑞亚向凯蒂琳复仇的情感战场。

军事战场以凯蒂琳全军覆没而告终，但情感战场却仍在继续。

凯蒂琳带领起义军冲向战场后，怀着复仇之心的弗瑞亚自以为得计，她说：“他将一

去不复返。我一生的伟大任务已经完成。在明天早晨的阳光下，我们将看到他已僵冷”（114）。
她以为处在强大敌人包围下的凯蒂琳必死无疑，她万万没有想到，全军覆没后他竟然幸免

于死。凯蒂琳虽然活着走出战场，但他很快又进入一个两人的战场、两性的战场、复仇的

战场。

尽管凯蒂琳活着，但战败的他灵魂却受了致命伤，他的斯芬克斯因子也受到毁灭性打

击，他变成了行尸走肉。当凯蒂琳独自从战场上走出来时，痛苦使他变得麻木。他不仅丧

失斗志，丧失情欲，甚至连求生的本能也没有。他说：他“现在却可耻地独自活着，逃过

了罗马的兵刃。然后，凯蒂琳也便灭亡”（121）。他对自己的失败感到无比耻辱，认为

自己罪孽深重，生不如死。这说明他的兽性因子被阉割了。他的人性因子也一蹶不振。他

感到“我已经不再有任何意志；我过去的意愿，在一个个愿望全都落空后，已完全消亡”

（123）。他的理想彻底破灭了，万念俱灰，唯求尽快以死解脱，甚至为了求死而不惜再

次行恶。

当战败的凯蒂琳再次遇到志在复仇的弗瑞亚时，他竟毫无反抗之意，乖乖做了弗瑞亚

的俘虏，任凭一个弱女子摆布和操纵。首先，凯蒂琳接受弗瑞亚对死去战友们的解释，

愿意认罪受死。弗瑞亚说：“他们的微笑和眼神不过是向你召唤，让你和他们一起躺下

——”，以加深凯蒂琳的罪责感，将他往死路上逼。凯蒂琳竟毫不反驳，说“是的，我真

愿意那样 !”（121）
接着，凯蒂琳接受弗瑞亚的死亡花环。凯蒂琳已经为全军覆没感到痛不欲生，而弗瑞

亚却要给他戴胜利花环，而且都是与死人有关的花环，尤其是让他意识到他是害死她妹妹

的罪人，不仅在肉体上折磨他，而且令死念占据他的心，继续将他往死路上逼。弗瑞亚先

用血红色的樱粟花做花环，他说“不行，快扔掉它！我讨厌这鲜红的颜色”（121）。弗

瑞亚要给他做她妹妹死时戴过的白色灯芯草花环，他也不想要，说“啊，多可怕的形象！”

（122）于是她问他要不要用带刺的荆棘做花环，说那上面的红色斑点“正是在你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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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被抛洒的人民的鲜血”，他感到有些生气，说“够了！”可是她仍不罢休，问他要不要

用橡树叶编的花环，说那棵橡树在她妹妹死后便枯萎了，对此凯蒂琳无可奈何地说：“把

你能想到的一切报复手段全都加在我的头上吧”（122）。最后他竟然接受了她的花环，说“那

就请你快把那含毒的花圈在我额上扣紧”（123）。凯蒂琳之所以听任折磨，不仅因为他

感到梦想破灭和罪孽深重，还因为他曾发誓要替弗瑞亚向自己复仇。

更有甚者，凯蒂琳听信弗瑞亚的话，杀死自己的爱妻阿瑞丽亚。凯蒂琳说“我渴望进

入地府”，但“在我身后我感到晨空中有一颗朦胧的星星；它使我丢不下这活人的世界”；“它

不是一颗星；它是一颗跳动着的、温暖的人的心脏；它不容我离开这里”（124）。这颗

星和这颗心就是他的妻子、无比爱他的阿瑞丽亚。弗瑞亚说：“那就让那颗心停止跳动吧

!”“你腰间现有匕首——只需要轻轻一刺——那像仇敌一样把咱们俩隔开的星星便将消失，

那颗心也将死去”（124-125）。他于是对妻子转爱为恨，当阿瑞丽亚到来时，他说：“我

恨你，我完全看透了你的狡猾的诡计。你不过是要让我永远过着活死人的生活”（127）。

他将妻子刺倒在地。由此可以看出，凯蒂琳完全没有理智，完全失去善恶标准，完全受到

弗瑞亚的操纵，将作为善的化身的阿瑞丽亚视为恶，并因此犯下杀妻的罪行。

最后，凯蒂琳请弗瑞亚刺杀他自己。志在报复的弗瑞亚的最终目的是要杀死凯蒂琳，

而战败的凯蒂琳也痛不欲生，唯求一死，于是凯蒂琳在弗瑞亚的一步步引领下最终走向了

死亡。凯蒂琳在刺杀妻子后，感到再没有任何牵挂了，可以自由地死去。他将匕首递给弗

瑞亚，说：“拿着它——把它直扎进这尸体；那它就会放开，我也便得到了解脱”（128-129）。
弗瑞亚接过匕首，将匕首深深刺进凯蒂琳的心脏。弗瑞亚刺死了凯蒂琳，既报了仇，也使

凯蒂琳得以解脱，从而成全了他的心愿。就这样，处于沉重罪责感困压下的凯蒂琳毫不反

抗地死在一个女子弗瑞亚的手下，死在其复仇女神的手下。

由此可看出，凯蒂琳在情感战场上选择既当罪人又当俘虏。他在千军万马的军事战场

上尚能奋力拼杀死地得生，却在两个人的异性战场上甘当俘虏引颈求戮。这实际上是他的

兽性因子和人性因子双双缺失、受非理性意志主导的结果。

临死前的伦理选择：进天堂还是进地狱？

凯蒂琳被刺意味着他生命的结束和戏剧冲突的解决，实际上也是戏剧的真正结局。但

信仰基督教的作者易卜生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还有灵魂入天堂或进地狱的选择，因此

又补了一个尾声。这时凯蒂琳的人性因子复活，理性恢复，选择死后灵魂随妻子进天堂。

战败的凯蒂琳在心灵上受了致命伤，本需要像她妻子阿瑞丽亚那样的呵护、理解和宽

慰，然而他受伤的心灵却被志在复仇的弗瑞亚控制、操纵和伤害，使他不仅看不到希望和

前途，反而感到负罪深重，唯求以死解脱。弗瑞亚将匕首刺进他的心脏，就像揭开了蒙在

他眼前的黑幕，在死亡前的片刻中，他突然醒悟，他的人性因子复活了，理智突然清醒了。

凯蒂琳本以为他死后必定要去黑暗的地狱，那冥河的渡船将“直把我送往无声之王的

领地，送到那阴魂所在的地方。那边有两条大路摆在面前；我将一声不响朝左边奔去”（129），
他以为这是命运之神安排好的。因此当他听到一息尚存的妻子说：“不，应该向右！啊，

走向极乐世界”，他却说：“我们必须分手”，“我却只能跨过遗忘之河，向着永恒的黑

夜走去”（130）。妻子却说：“不，爱情能完全驱散死的恐惧和黑暗。瞧，带着风暴的

云彩已经消散；晨星已闪着微光”。这时他记起以前的梦境：“我梦见一片黑暗在一道金

光前逃得无影无踪，我梦见一群孩子歌唱着迎来新生的一天”。这个梦也是他命运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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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光明将取代黑暗，他的死就是他的新生。于是，在他死前的最后瞬间，他的理智突然

恢复，“我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凯蒂琳认识到他死后灵魂不必去黑暗的地狱，

因此他做出人生最后的一个选择：要和妻子一起去光明的天堂。他对妻子说：“我将跟你

一起去寻找一个光明的地方安身！”，“你用你的爱已将黑暗势力征服！”（131）。说完，

他将头最后落在妻子的胸膛上死去。

尽管凯蒂琳时代基督教还没有诞生，但作者易卜生却生于基督教世界。从基督教的伦

理来看，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死后灵魂去地狱还是去天堂。凯蒂琳的这一最后选择，

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它是他理性恢复的结果，也是他人性因子发生作用的结果。

综上可知，凯蒂琳在事业上和爱情上面临的矛盾，使他在这两个方面分别做出了一系

列的伦理选择，从而也形成贯穿本剧的两条伦理线（ethical lines）：第一条是政治伦理线，

即怀有崇高政治理想的政治家凯蒂琳受到西塞罗等元老院贵族的排斥，他感到强烈不满并

领导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第二条是爱情伦理线，即生性放荡的凯蒂琳遭到灶神庙女尼

弗瑞亚的复仇，最后被弗瑞亚刺死。这两条伦理线因弗瑞亚的复仇而交织在一起。

总之，斯芬克斯因子理论为我们认识凯蒂琳的形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凯蒂

琳的性格复杂多变，许多言论和举动似乎不太合乎情理，难以为读者和观众所理解，这可

能是该剧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运用斯芬克斯因子理论加以阐释，不仅凯蒂琳的

性格得以揭示，而且该剧的情节和思想也变得容易理解。

注解【Note】

①本文关于《凯蒂琳》的引文，均出自亨利克·易卜生：《凯蒂琳》，黄雨石译，见《易卜生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以下引用只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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